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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南通濠河之畔的中国珠算博
物馆，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0.6
万平方米。其建筑建构和形貌独具清
新、典雅、灵动，充盈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珠围翠绕

纵览博物馆建筑，风格各异，大凡采
用古典对称轴线性传统形式。有飞檐翘
角的宫殿型古典式，亦有比例工整严谨、
应用现代材料和结构的端庄型新古典
式。珠算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既遵循传
统文化，又呈现个性特质，同时又不失时
代感和生态可持续的空间形构。

建筑在城市和文化中浸染，只有融
合于自然要素和城市文脉，建筑才能体
现其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珠算博物馆
设计以得体的空间秩序，顺应了濠河周
边的空间环境逻辑，让博物馆建筑体量
与周边空间环境得以有机统一。

始筑于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南通
濠河，距今已逾千年，是国内保存最为完
整的古护城河之一。濠河碧波清澈、曲折
迂回，素有“江城翡翠项链”之称。珠算博
物馆内收藏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珠算器具
2000余件。珠算的算珠形状从圆形、椭
圆形衍生到现代易于拨打的菱形。珠算
博物馆以自然和谐为设计理念，让濠河及
周边环境融于一体，将清水、绿植、菱形算
珠等元素予以具象和抽象的糅合，形成景
观与建筑的和谐共生。在珠算博物馆抬
眸而望，随处可欣赏到各种几何线条组成
的菱形状的建筑形态。从坡面屋顶到玻

璃幕墙，从门庭檐口到地面铺装，从标志
性雕塑到建筑构件……都在演绎着珠算
文化绵延的精彩故事。遵循原本的地形
水势，植入环境优先的姿态与理念。珠算
博物馆的屋顶正脊铺盖通长玻璃天窗，充
分采纳自然光源。对原有可保留的一些
树木绿植均予以保护利用，让自然环境与
建筑群落相互融合。

镶嵌着珠算文化元素的博物馆建筑
掩映在绿翠丛中，与濠河相映成趣、相得
益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轮美
奂图景的再现。倘若将南通濠河比喻为
少女颈脖上的项链，那么中国珠算博物
馆无疑是项链上的一颗靓丽的明珠。

水墨交融

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墨分
五色是中国画传统技法，泛指以水调节
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变化。焦似黑、
浓似青、重似赤、淡似黄、清似白。唐代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云：“夫阴阳陶
蒸，万象错布。玄化亡言，神工独运。草
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
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
色而细卒。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
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意为水墨
调和的不同变化，也会产生山青、草绿、
花赤、雪白等意境和效果。

珠算博物馆在色调层次、几何尺度、
造型轮廓以及与濠河空间关系上的勾勒
描绘，呈现出一幅墨色交融变幻、格调清
新的水墨画卷。

珠算博物馆的用色遵循“墨分五色”之
道，在墨色调和中有基调同时又不乏渗透
变化。建筑色调体现了焦墨的骨骼般苍
劲、浓墨的厚重丰腴、重墨的湿润淋漓、淡
墨的素雅朦胧、清色的明亮幽远。建筑立
面深色的黑刻线花岗岩基墙恰似水墨画中
那几抹重彩，为珠算博物馆定制了最为厚
重的色调。珠算博物馆大片的实墙采用白
烧毛花岗岩和刀劈石花岗岩贴面，色调淡
雅自然；蓝灰色的铝板屋面与天色调和呼
应；室内屋顶铺设的雄黄色木质板材与室
外长廊架设的藤黄色长条椽木彼此映衬；
南侧绿洲的深褐色四角亭与浅灰色拱形

“馨桥”相会对视；晶莹透亮的玻璃幕墙与
波光潋滟的濠河，相互映照成变幻的空蒙
清色。珠算博物馆的建筑形貌，正如绘就
的一幅水墨长卷，充分展现了笔触“勾、勒、
皴、擦”与墨色“染、泼、积、破”的自然融合，
整幅画面丰富灵动、浑然一体。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珠算博物
馆水墨色调和层次感的营造变化，体现了
水墨交融的“有”与“无”。既依附自然，又
超凡脱俗，创造出虚实相生、画乃心印的象
外之意。

琴瑟和谐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
筑。建筑和音乐在节奏、韵律等方面有相
似之处，均冀求结构与比例的和谐完美。
珠算博物馆通过空间、结构、景观等精心打
造，犹如演绎了一首流畅、浪漫、协同的奏
鸣曲。

珠算博物馆建筑的空间布局，除了综
合考虑功能用途、场地条件、环境因素外，
还注重新颖别致和审美情趣。珠算博物馆
单体建筑形态各异，有L形、V形和六边
形，三组建筑互为呼应，错落有致，巧妙构
成均衡的非对称的空间格局。珠算博物馆
建筑的形态、起伏、疏密、间隔等变化，颇似
音乐中的序曲、渐强、重复、休止，给人一种
强烈的音乐律动感。

建筑之美，美在其精妙绝伦的构思。
珠算博物馆将实用与审美有机结合，彰显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珠算博物馆建筑立面层次分明，利用
不同形状的墙体，围合成既严谨又活泼的
独特空间。主馆入口和侧面各两片相互穿
插的高大的实墙，衬托出玻璃幕墙的通透
性，给珠算博物馆建筑这一“凝固的音乐”，
增添了敦厚的耐人寻味的“重音”。临街面
的黑刻线花岗岩墙体开启的一扇扇小竖
窗，与地面铺设的黑灰相间的条形状花岗
岩，犹如弹奏着的跳动的“琴键”。墙体上
端开启的百叶窗所嵌入的珠算文化符号，
喻指珠算源起“结绳记事”之意，也形似珠
算文化演奏曲目的“五线谱”，一串串算珠
正是其中悠然跳跃的“音符”。

借鉴民居的双坡屋顶造型，结合现代
建筑线条流畅、简洁、明快的特点，珠算博
物馆采用轻薄的铝板起坡，双坡屋顶垂直
相交，檐口造型简洁、出挑、延展，显得轻盈
飘逸，使“凝固的音乐”蜕变成了“流动的建
筑”。质朴厚重的墙体，如翼似飞的屋顶，
一重一轻、一静一动，让这“凝固”又“流动”
的建筑音乐婉转悠扬、余韵袅袅！

清新雅致的建筑
———写在中国珠算博物馆建成20周年之际

□孙建华

据《扬州市志》及苏中部分县（市）地
方志记载，1931年夏，里下河地区遭遇
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7月下旬，宝应
县降雨量达593.5毫米，房屋大片倒塌，
田庐淹没不计其数。7月24日，扬州霪
雨为灾，城内街市全成泽国，汽车交通全
停，天宁门水关城墙倒塌，城北小秦淮河
河水泛滥。兴化县南门成为“南水关”，
居民进出城撑舟代步。

8月3日，苏北大运河水势日涨，下
游溢甚。昭关、三河闸涨至2丈2尺6
寸，车逻镇归海大坝已开，大运河西南各
乡田河相连。8月23日，江都红十字会
除筹款购办干粮散发灾民外，向全国救
济总会及社会慈善机构和个人乞助赈
款。扬州在苏唱街育婴堂、便益门等处
设捞尸埋葬办事处。8月26日至27日，
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湖堤溃
决，且事发突然，人们来不及准备，仓促
之下更无法应付，里运河河堤决口达46
处，里下河地区1226万亩农田失收，倒
塌房屋260万间，淹死、饿死7.7万多人，
仅高邮挡军楼一处就死伤、失踪1万多

人，在泰山庙附近捞尸2000多具。时人
有“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
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

里下河及江淮地区大水灾令全国震
惊。

8月28日，应张学良之邀小住北平
的江苏前省长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海安
人）接高邮电告：大运河决口，盼君速
归。韩国钧接高邮电告，即于北平劝募
善款，张学良捐赠20万元（韩国钧族孙
韩忠义曾撰文回忆）。

8月31日，扬州社会各界在县商会
组织成立“江都县水灾急赈委员会”（分
总务、收容、散放三股），由县长陈肇燊亲
任主席，并推举王敬庭、胡显伯等21人
为常委。9月1日，兴化、泰县、东台、盐
城、阜宁5县代表600多万受灾民众吁
请中央急赈，以解危难。9月5日，国民
党兴化县党部因水势日增，客水压境，城
乡汪洋一片，数十万民众生机断绝，恳请
上海《民国日报》馆速转各报社、各慈善
公益团体登报宣传，劝募救灾。在社会
各界呼吁下，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行

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宋子文设法用
发行水灾公债等方法筹集赈灾款的想法得
以实施。9月18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
员会派成静生为江北专员，并在扬州组织

“江北区办事处”，地点设在扬州左卫街恒
丰和钱庄。

韩国钧在北平募得善款后，于9月下
旬回江苏，9月30日过南京，见江边马路
已淹，随即至镇江大华客栈，乡人来晤者甚
多，皆为大运河决口之事。其时，大运河已
决口数十处，计800余丈，灾情万分危急。
10月3日，韩国钧一行赴扬州，江北专员
成静生等随同察看高邮、宝应、兴化一带灾
情。6日在兴化城召开各界士绅会议，与
会士绅痛哭流涕。7日，水势稍退，韩国钧
电告国民政府在紧急救灾的同时，应即解
决秋播麦种问题，以防灾害滞延，耽误秋
播。10月8日，中央农业部准贷2万石麦
种，以解决兴化、高邮、宝应等县数百万亩
农田秋播问题。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因天气转寒先送棉衣2万套，分运灾区散
发。10月30日，淮扬水灾善后委员会在
扬州成立，推定执委51人，众推韩国钧为

主席。决议自谋救济，建拦潮石堤坝、让宽
水道泄洪、圩堤复修等。

11月16日，省府主席叶楚伧就圩堤复
修之事全权委托韩国钧。11月26日，韩国
钧又偕水灾善后委员会朱石僧、马隽卿等再
赴高邮勘灾。

12月2日，省府会议任命韩国钧为善后
工程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省府主席叶
楚伧亲自担任）。12月15日，省府主席易
人，顾祝同接任叶楚伧。顾接任后，自任善
后工程处主任，实际事务仍由韩国钧主持。

韩国钧以70多岁的高龄奔走于扬州、镇
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呼吁筹款筹料，约
请工程技术人员。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时任
上海市工务局主任工程师和代局长的郑肇
经应邀受聘。经3个多月奋战，1932年春，
圩堤复修工程初战告捷。5月，大运河所有
决口处修复，郑肇经返回上海。7月，复堤工
程验收完毕，韩国钧写信向郑致谢：此次运
河堵口勉成，皆兄之功也。韩欲寄酬资，郑
复信：“为民分忧，义不受禄。”嗣后，韩国钧
编辑了《江北运河善后施工图》。今高邮城
西仍有不少当年旧迹。

如城灵威观是全县历史最久、建筑
规模最大的一座道观。每逢灾荒年景或
青黄不接之时，灵威观赈粥给无衣食之
人；瘟疫流行时则施医施药；有人病死、
饿死、暴死于路旁无人收殓，灵威观道士
就出面施棺埋葬。后来专设育德堂主持
慈善事务，规模虽然有限，但加以制度
化。

据《如皋县志》载：“育德堂，在北厢

灵威观，道光元年（1821）设，冬春赈粥，
施医药。同治二年（1863）邑人康寿禀
县详访继善章程施棺敛毙，需款纯由施
主和信徒捐助，并无恒产。”这种慈善活
动，一直延伸到上世纪40年代末。民国
时期，在育德堂行医的灵威观道士，索性
将施医药的办法固定下来，每年夏秋施
8个月的药。

1931年夏季水灾中，如皋介于通泰

间，地势相对较高，形如“覆釜”，损失相对
较小。

水灾发生后，灵威观开设“粥厂”，每天
从早到晚免费放粥，有一百多个市民义务
来烧饭、淘米，每天供应1.2万人吃粥。淮
阴、宝应、高邮、兴化、东台、泰州一带灾民
日夜赶来，如皋城官商士民主动前来捐米
烧粥者不计其数，其中以北大街上董家炭
行最为出众，派伙计下乡高价收回大米捐

给灵威观放粥，成为佳话。时人评价灵威观
时写了一副对联：“灵接天地，威震东南；福
照雉水，赈泽江淮。”

里下河大水过后，南通、如皋两县对愿
意回乡的灾民每人发一床棉被、一套棉衣、
30块钱安家费。由于里下河生态环境遭到
严重破坏，这些灾民回去后远远不及在避难
地安宁，于是许多人宁可不要赈济款也要留
下来自食其力。

1931年
韩国钧赈灾

□程太和

洪水灾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回
顾20世纪100年中，全国以1931年水灾影响最广、历
时最长、灾情最为严重。那场洪水以江淮地区为中
心，南至珠江、闽江，北至松花江、嫩江，灾情遍及全国
约23个省。当时长江流域遭受了严重损失。

右图：1931年韩国钧（右起第6人）在高邮西堤工
程与职员等合影。

灵威观施药放粥
□泰合

施平护韬奋
清俭行苏中

□海华

今年6月29日，施平老人仙逝，享年113岁。他是云南大姚
人，早年在南通等地参加革命，先后任苏中区党委调研室主任、中
共南通县委书记、苏中一地委民运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2013年入秋，我有幸前往上海华东医院，谒见施平老人。我
爱地方党史。如皋党史办李实秋老人述及邹韬奋1942年底来苏
中解放区考察，就是从如西（今如皋）江边上岸的。邹韬奋先生是
家喻户晓的民主斗士、出版家。施老是老革命，我向他请教韬奋
旧事。无巧不成书，他曾护送邹韬奋出行,就向我追忆了那段往
事，并希望我有机会看看他的回忆录。

彼时，邹韬奋患有耳疾，经常头痛（日后查出为脑癌），需要前
往新四军军部治病。施平时任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
1943年1月，他在泰东县农村实地考察。区委领导要求他去护送
邹韬奋先生前往军部。一师师长粟裕又安排师警卫团副团长姜
子和参与护送。姜副团长是老红军，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带来
一个加强连，与施平会合，一起护送邹韬奋北上。临行前，粟裕还
有“锦囊妙计”：此行避开集市、大路，循着偏远僻静的海边交通线
前行。

是月上旬，他们一起出发，从南通石港附近的师部前往阜宁
军部。此行路途有六七百华里。这次别样的旅途尽管十分遥远，
不过条件格外清俭。所有人中，只有邹韬奋骑马。他有病在身，
随时可能疼痛，因此必须骑马。其余人，包括姜子和、施平，虽然
是干部，都是坚持全程步行。途中治疗条件也很简单。邹韬奋左
耳常常出水，仅有双氧水、止痛片。他没有丝毫抱怨，不畏病痛，
艰辛前行。海边的路，要么植物葳蕤，像茅草、芦苇等，绵延数里
挡住前路；要么沙滩光秃秃，一路泥沙，又软又黏，不便行走。他
们在海滩上开路，坚持行进。沿途住宿条件更是简陋，不是住渔
村陋室，就是住寒酸盐舍。

尽管物质条件很差，不过邹韬奋同志十分热情，平易近人。
一有机会，他就咨询干部民众，调查研究当地经济、农业、风俗等
情况。他还向大众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在清俭的旅途中，邹
韬奋对苏中解放区民众的关爱，使得施平深有感触——他联想起
邹先生创办的《生活》等期刊，认为邹先生没有名人架子，走入群
众中，全心为人民服务。邹韬奋先生结合实际了解知识的热情，
给了施平重要的影响，令他一生难忘。

两人的苏中之行，及他们艰苦朴素“干革命”的优秀品质，将
永远激励着江海儿女砥砺前行。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如
皋人，诗文家、书法家。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交友甚夥、玩品甚富，
书画、金石、铜炉、怪石、盆景，无不涉猎。

尚佳端砚也是冒辟疆喜藏的。明末砚台，像明代家具，推崇简
朴风格。《中华砚典》《实用文玩收藏指南》均有记述，冒襄藏有一方
端砚，造型朴素，风格淳厚。那方砚台为长方倭角形，长13.5厘
米、宽8.5厘米、高1.7厘米，石质细润，石上无字，却有石品（天然
纹路）：蕉叶白、青花等。砚台底部刻有篆书“影梅盦藏”，落款“辟
疆”，刻印“冒”。 影梅庵为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巢，此物也为董小
宛旧藏。董小宛逝后，冒辟疆归隐水绘园，易园为庵。他在庵中癖
好不变，仍爱端砚。

如皋市博物馆珍藏一方冒襄端砚，在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普查中，定为二级文物。这方长方形明代砚台，颇受藏家爱惜，配
有紫檀盒，因此全名为：紫檀盒铭文紫端砚——重2.05千克，长
17.8厘米、宽11.3厘米、高5.4厘米，石质温润、光素无纹。砚台两
侧分别刻有篆书：水绘园珍赏，落款刻印：巢民；隶书：天然其品直
而方，静为德兮寿无疆，宜永保之书带堂，落款：阮元，刻印：伯元
父。父即甫，意为美男子。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芸台等，仪征人，经学
家、金石学家、书法家，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
学士诸职。他还是乾嘉学派晚期代表人物、扬州学派柱石，于文坛
有很高的威望。他评价冒辟疆旧藏砚台为天然佳品，期望书带堂
能永远珍藏那方砚台。书带堂为郑氏家族的堂号，那么是哪位郑
姓人士入藏这方端砚呢？

幸而紫檀盒上刻有题记：癸丑季冬，购得下岩大西洞端砚，系
水绘园故物，又兼云台先生铭。此石已不可多得，尤当珍重，书带
草堂主人自识，刻印：郑毓棻印、田芳。翻遍白蒲《郑氏族谱》，未见

“郑毓棻”其名。又查北京荣禄堂刊本《大清缙绅全书·卷26·道光
三十年秋》，方知：郑毓棻，即郑芳田，贵州玉屏人，贡生，任海州盐
运分司板浦场大使。他在盐运系统任职，想来应当是富有的。阮
元、郑毓棻都为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官员，且记文已经述及阮元
题字，即可获悉：郑毓棻于1793年（癸丑）购藏这方宝贵的大西洞
端砚。那年，恰逢冒襄离世100年。

这方两百余年前的端砚，历经冒辟疆、郑毓棻等人递藏，又获
阮元题字，被评为二级文物，可谓实至名归。不过这方印章最后又
回到如皋，想必其中另有佳话，还需后人考证。

冒辟疆旧藏端砚
□高潍

上图：紫檀盒及砚台两侧。


